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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爸爸，给你的


第一章

	太阳终于躲到了西边去了。长期以来，天空闪烁着深浅不一粉色的光芒，久而久之，它渐渐改为深色，最后变成浓浓的冷紫色。虽然天光渐渐暗淡，到夜晚还有一段时间。不过，厚厚的云层给人的感觉是时间比实际时间要晚。对于大多数人和动物来说，这意味着要为睡眠以及为应有的休息做准备。

	对于大多数人来说。

	少数人--无论是人还是野味--都是刚刚才开始狩猎的。

	大部分的天空都被浓密的云层覆盖了，并在远处的某个地方，人们可以听到接近雷暴的低音噪音。伴随着咳嗽的咆哮声，一辆破旧的福特小货车，不紧不慢地行驶在路边，在碎石中挖出深深的车辙。大灯发出的黄色微光淹没了最近的风景。

	波士顿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减少。大街小巷空空荡荡，变成了流浪男女的避难所，他们匆匆忙忙地回家，或者去找他们经常非法的工作。汽车是个稀罕物。一辆还记得大战时期的老式小货车是附近两台机器中的一台。另一辆是经典的T型车，缓慢地向相反方向行驶。当它过去后，水坑里的水轻轻地汩汩地流着。

	开一辆小货车的男人紧张地用手指敲着车沿，大口大口地吸着自制的香烟--麻花。在傍晚的暮色中，很难判断他的模样。他当然有一张发红的脸，脸上布满了稀疏的，却又洒满了灰色的胡须，额头上低低地滑落着一顶破旧的鸭舌帽。一件厚厚的毛衣被拉到了下巴处，保护着穿着者免受春寒。

	在他旁边的汽车座椅中间坐着一个更年轻更瘦的镜哥。他留着一副像卓别林一样的胡须，并梳理了一下头发。他紧张地用手弄皱着帽子，不想屈服于压力。虽然光线如此之暗，但完全可以看出他是因为不得不来，并且缺乏自信。第三个人和他完全不同。

	他睡在侧窗边，鸭舌帽盖着他的脸上。他是一个身穿工装的健壮有力的绅士，双手像面包片一样大，被油污弄脏了。他的脸颊上布满了胡 须。他的头发又短又黑，至少从帽子下流出来的几根头发是这样的。他身上有股汗味、鱼腥味和油腻味，最糟糕的是他还会打鼾。

	第一滴春雨落在小货车的挡风玻璃上。

	当波士顿的几位居民在脸上感到冷水时，突然加快了脚步，也避开了水坑里溅起的水花。对于车上的三人来说，下雨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信号。司机吧唧着烟头，踩了油门。汽车咳嗽了一声，两声，才开始加速。

	- 该死的，我们赶不上风暴了。地面会湿的!

	- 这样挖起来就容易多了。睡眼惺忪的.，浑身油污的男人喃喃自语。他动了，伸了个懒腰。要么是他睡得很浅，要么是暴风雨来临的声音把他惊醒。年轻人沉默不语，不知道自己是否要参与这场对话。最后，他把眼镜从鼻子上滑下来揉揉眼睛，并且争取时间。

	- 他妈的容易--司机抱怨道。- 你有没有在湿土里挖过？起初它会弄脏脚踝，然后只会更糟！

	- 我不止一次地踢了又踢，因为他们让我踢。我不敢相信那个爱尔兰混蛋还在管理港口...

	- 什么，雷利下令？天啊，我肯定不羡慕你。

	- 总之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个年轻人来干脏活，你自己找到的，史蒂夫。

	- 我吗？- 旁观者急忙戴上眼镜，插话道。他略带惶恐地看着年长的同事，意识到最坏最难的工作会落在他身上。

	- 你、我和阿德里安--司机说，忽略了这个年轻人。- 挖泥巴会是一场噩梦，但我们毕竟会挣一笔钱。我们平分钱款，三分之一。

	- 那么，这么多钱，你可以像国王一样过日子。不像以前那样，费尽心血，只赚了几块钱。嘿，小子，你看一下上次是谁死了，说不定会突然找到个新鲜人。- 脏工阿德里安伸手在座位下掏出一张有点皱巴巴的破报纸。镜哥在口中打着嗝，纠正了一下眼镜，翻开《波士顿信使》，寻找最新的讣告。

	暮色--或者说是黑暗，因为离波士顿市中心越远，路灯越少--不利于阅读这些小字。三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眯着眼睛，把报纸举到脸前。他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。就在这其间，那辆小货车放慢了速度，停在布满高大杨树和白桦树的路边。随着发动机的熄火，暴风雨的不祥隆隆声越来越大。雨也开始越下越密。

	- 嗯......杰瑟普-克莱顿-奥斯蒂格，六十五岁，萨曼莎-泰瑞斯-埃尔文，四十二岁。小子终于开口了，把脸从报纸上移开。- 最近只有那两个人被埋在长青，柯林斯先生- 他急忙补充道。其实他没必要向工人自我解嘲。

	- 最可能还有六七个无名的，无家的，无望的人。这些才是我们主要关注的，小子。司机史蒂夫补充道，他嚼着一根烟头，看着停在车窗外的车。满足于空旷和寂静，他笑了。

	- 但是教授为新鲜的付更多钱!- 阿德里安喊了。他已经很清醒过来，把鸭舌帽扶正一下，并且按下了把手。他第一个从小货车上下来，立刻走到后面，从那里拿出一个大黄麻袋，轻松地扔在背上。金属和木制工具发出响声。

	- 他肯定付更多钱，但是我们要小心。- 司机把门关上。- 没有人会怀念这个无家可归的人，灵魂回到了上帝身边，但身体却留在了我们身边，记住这句话，鲍勃。- 他扶正了头盔，看了看漆黑的天空和飘荡的云朵，然后对着地面嘶嘶地吐了一口口水。小水坑在微弱的灯光下闪闪发光，表面震动着更多的雨滴。

	戴眼镜的年轻人是最后一个下汽车的。不情愿地，仿佛带着恐惧。他搓了双手，想在接下来的工作之前先暖暖手，然后伸手并从小货车里面拿出来一把铁锹、一根撬棍和一把镐头。他呻吟着，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在怀里，可刚走几步，那些工具就哗啦啦地掉在了湿漉漉的地上。

	- 该死的！- 他用颤抖的声音骂道。当他弯腰收拾散落的装备时，柔和而又闪烁的光线充斥着眼前的区域。司机高高举起了暴雨灯，镜哥忐忑地看着他那张黧黑的脸。然而，司机只是摇摇头，四处张望。这个地方空旷而安静。墓地被一堵不算特别高的细砖石墙包围着，上面长满了常春藤和杂草，前面有一扇巨大的锻铁大门。

	然而，这里没有任何装饰品，没有天使、十字架和圣徒--原因并不是埋葬着在这里的人信仰不同的宗教，而是大多是那些没有亲人、并且站在社会底层的人。有时候当然会遇到上层阶级的人，但很少见。阿德里安在大门前站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能不能打破铁链和挂锁。

	最终他还是吐了口唾沫，沿着墙壁移动，向一座小山丘走去。那里的砖墙稍低，但要小心树根、松石和泥土。雨还是下得很稀疏，但他们要记住，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。三名劫匪必须尽快赶到公墓。

	爬上坡并不容易，但也不是主要障碍，最困难的是提行李。到达墙边，伴随着咒骂、喘息和吐痰，大概花了一刻钟多一点的时间。又花了一刻钟的时间，才翻过围墙，把所有的设备都搬了过来。

	- 我已经太老了。-司机呻吟着，跪在地上，他是三人中最后一个进入墓地的。墓园较老的部分有最多的墓穴和私人墓室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十九世纪。虽然大部分都是惨不忍睹的--墙体开裂、台阶坍塌、雕刻破损、碑文破损、轮辋生锈等等，但还让人觉得是在与历史打交道。

	其中最信教的史蒂夫第一个画了十字，并简短地祈祷。其他人不情愿地重复着他的手势，收拾着装备，再往下走，向埋葬穷人和被遗忘者的新区。走了几米后，劫匪觉得安全多了因为从路上没有人可以看到他们。守望墓地的守卫者最可能正坐在他的小屋里为沃尔斯泰德祝酒，只看了一眼风云。

	对于犯罪分子来说，这个时机非常完美。

	天黑了，一场真正的大雨就要开始了。庞大的，年代久远的枫树、杉树和云杉掩盖了马灯的强光。那些树的针叶在地堆了厚厚的一层，再加上随后的雨滴，都让他们的脚步安静了下来。当雷声响起时，很明显，没有人会听到或者看到他们。

	巷子大多不窄，但也不算宽。刚好可以装上一辆马车，运送一具或几具棺材。到了大巷子里，顺着车辙和蹄印就能到达目的地，但泥浆无情地粘在鞋子上，让行进变得更困难。

	- 好了，小子，工作吧- 阿德里安悄悄地说，并把工具袋扔在潮湿的地面上，当然也要避免刚刚形成地水坑。片刻后，他从镜哥手中接过一些装备，环顾一排坟墓，将铁锹插进地里。

	-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不在这里。-史蒂夫纠正他，拉下鸭舌帽，擦了擦汗水的额头。- 他在圣诞节前死了，虫子已经在吃他了。这次教授不会为吃过的尸体付钱。我们在那里挖，先挖女孩，再挖男生。- 他先是指着一块简单的牌匾，上面写着大概的死亡日期，然后又指着巷子另一头的一个土堆。

	- 你怎么会认识他？那个教授？- 阿德里安喃喃自语，片刻之后，所有人都在快速高效地工作，仿佛挖出棺材并抢走尸体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算是日常的事情，但还算是比较常见的事情。

	- 你还记得我们为肖恩工作的那个冬天吗？- 史蒂夫回答说，迅速翻开土地。- 你知道，跟Libby Murray认识的那个？

	- 嗯，Libby。我的裆还在烧。

	- 肖恩提到过几次，说要改变这个，那个，还说上帝会亲自为我们从天堂下来，并且钱会像查尔斯一样流走，然后他给我安排了一个会议，就是这样，不知怎么就成功了。-他最后说，把铁锹装进地面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。

	- 不知道怎么就成功了- 柯林斯重复着，没有停止工作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犯罪行业的事情就是这样做的-通过关系， 通过推荐，通过所谓口口相传。镜哥依旧沉默着，听着他们的对话，脸色越来越苍白。这不是他想象的那种非法工作。

	近半个小时后，铁锹打在廉价的松木板上。他们三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，决定要休息提下。他们是在冒险，但他们完成任务的效率相当高，速度也很快。他们把脸抬向天空，让冰冷的雨水清洗皮肤上的汗水和泥土颗粒。阿德里安伸手进袋子里，拿出一个装满琥珀色液体的牛奶瓶。

	- 喝吧，我认识一个做私酒生意的黑鬼，可以相信他。- 为了证实这些话，他仰起酒瓶喝了一大口。他扮着鬼脸地把瓶子递了上去。小子勉强接过酒水，呛着地吞了一点。酒精的强度是闪电般的，苦涩、油腻，有一种奇怪的金属回味，但它达到了它的目的。另外两人看到窒息的小子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	- 好了，就这样吧，趁天气还能忍受，我们把那个死丫头拿出来，然后继续对付那个倒霉蛋--司机总结道，轮到自己喝酒的时候，他擦了擦嘴。他第一个站起来，跳下来，一手拿着撬棍，一手拿着锤子。他再一次画了十字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玫瑰念珠，用手指在珠子上划了一下。然后他把它收了起来，熟练地把扁平的金属棒滑到木板之间。

	    他用锤子在拍了几次那个金属棒，随后有一阵破木的声音。接着，用力拔出的钉子吱吱作响，盖子塌陷了，坑壁上还掉下一些土和泥，雨势也越来越大--事实证明，短暂的休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。

	小子在另一边的木头上挣扎着，时不时地看一眼经验丰富的朋友。而三人中的最后一人则在瞭望了，手里拿着一盏灯，为同伴们照亮地洞。他习惯了黑暗的视力没有受到强光的攻击，所以他很容易就能发现守卫者或者其他类似的"企业家"。他熟悉这份工作。他甚至没有注意，木头的吱吱声和山崩的脆响很快就停止了。

	落雨的噪音和暴风雨偶尔的嘈杂声，为这个场景提供了适当的阴郁背景；人们会认为这一切都是从某个恐怖片电影导演的想象中提取出来的。而这与事实相差无几。

	- 圣玛利亚和约瑟夫......--史蒂夫低声说道，从而引起了阿德里安的注意。小子喘着粗气，默默地看着打开的棺材，瞠目结舌。当然，不算沙子和泥土，里面还有一具尸体；年纪轻轻，还很新鲜，不过已经发青了，双颊凹陷。工人为同伴的行为担忧，转身来到坟前，俯身将灯照亮。歪歪扭扭的松木板做的棺材，乍一看并不惊悚。

	问题是，里面躺着一个孕妇。

	- 什么事？- 阿德里安对司机咆哮着，爬了下来。他不在乎泥石，而是猛地推开惊魂未定的小子，蹲下身子，撕下几块剩下的木板。他看到坟墓里有一具棺材，里面有一具年轻孕妇的尸体。他骂了一句，越过肩头吐口水，又开始喃喃自语。

	作为一个日夜在港口劳作的工人，他有着坚强的性格和钢铁般的神经，但即使是他，也会因为看到一个躺在坟墓里面的孕妇尸体而感到不安。这不是第一次，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他掏出来并卖尸体，但这样的情况他还从未遇到过--他偷过母亲、女儿的尸体，但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怀孕晚期妇女平静的脸。

	她大大的腹部隐藏着一个准备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的尸体。

	孩子的生命还没开始就永远的结束了。

	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，可能是鲍勃突然崩溃的直接原因。阿德里安稍稍瞥了一眼那个纸片般苍白的镜哥，他开始慌乱地从坑里爬出来，身上沾满了泥巴，双手拼命地抓着地面。又是轰隆隆的雷声响起，闪电划破天际，将墓地照亮。

	- 天啊！- 小子哭着跪在地上，呕吐着胃里的烂东西，那里的酒精占了上风。他翻了个身，开始咳嗽，浑身颤抖。这是他的第一次掏出尸体，他急需现金，并且他根本没有多的赚钱机会。

	他扔掉眼镜，紧紧地闭上眼皮，让冷雨使他清醒一下，冷静一下。他尽可能控制自己不要哭出来。

	- 你在哪里找到他的？- 恼怒的柯林斯问道。

	- 我以为他可以吧。-司机用严迅的语气回答。- 我也不年轻了，我继续不了多久，总得有人来接替我的位置，你知道市场竞争很强了。- 他又吐了口唾沫，开始挪动木板和地面，以便于掏出尸体。他小心翼翼地、近乎温柔地将女人搂在怀里，然后开始将她从棺材里抬出来。

	工人毫无犹豫地抓住了死者的双腿，帮助同伴爬上湿漉漉的土墙，爬出坑，将尸体拖在身后。没有人在浪费时间，他们也立即开始工作，开始填坑。

	- 嘿，小子！过来吧！

	- 天啊，给他点时间。-史蒂夫靠在铁锹上愤怒的说。

	- 我才不管呢，我不会自己干所有的活!- 工人用同样咄咄逼人的语气回答道，又把一批土扔进了新挖的坟墓里。

	镜哥静静地躺了好一会儿。他才尴尬地跪下来，伸手去拿眼镜。他依然跪在地上，用颤抖的手画了个十字，看着经验丰富的劫匪。

	- 我......我想我不行了......我没想到......天啊，这臭味和......--他用虚弱的声音重复着，泪水与雨水混着在他的脸上。他抬起头，脸上充满着遗憾地目光，直到他终于看清了死女人的脸。这对他来说太难受了，他站起来，在泥泞上失足，并开始越来越快地走开。

	- 嘿，小子，回来！- 司机喊道，自己想到了最坏的情况。

	- 妈的，你雇用了谁啊？！- 阿德里安大喊一声，扔掉铁锹，追赶着慌乱的镜哥。盗墓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，但这样的恐慌大概谁也没有预期。他迅速追上惊慌失措的男子，张开手掌打了他一巴掌，当准备再打他一巴掌时，青年男子举起双手，做出投降的无奈姿态。阿德里安愣住了，他的手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。

	- 求你了！

	- 什么呢？

	- 我，我不能，真的!柯林斯先生，拜托你！

	- 因为你，你这个愚蠢的狗娘养的，我们在浪费时间并冒险！

	- 对不起！

	- 我才不在乎你的道歉！要么你拿着铁锹跟我们干，要么你就滚到小货车上等我们，如果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记住我会找到你的，我也知道空棺材在哪里。-他说到，抽打着年轻的镜哥，终于让他走了。小子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泥地里，他躺在那里一时吓得瘫软了。

	最后，他点了点头，慢慢向坟墓走去。阿德里安又烦又累，回到他的朋友身边，他们心情沉重地继续工作。几分钟后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如果不是周围的泥土被践踏，并且湿沙和泥土中印有无数的脚印，大概没有人会怀疑这里曾被挖过坟墓。

	劫匪们搬离了这个倒霉的地方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又开始工作。

	- 一定要一男一女吗？我们能否随便选择吗？反正我们已经完蛋了--阿德里安悄悄地把铁锹插了进去。

	- 他付给我们的钱，是为了一个刚刚死去的男人和一个死去的女人。-司机阴沉着脸说，又扔掉一铲土。他还偷偷地朝那个紧张得快要崩溃的镜哥看了一眼。高个子港口工人的威胁不无道理，毕竟盗墓并不是阿德里安唯一的职业。史蒂夫知道这一点，但小子只能猜测。

	最后，铁锹打在另一具棺材的木板上。

	一次，两次，三次。

	还有一个。盖子的木头在金属打击的压力下呻吟着，终于向内塌陷。他们没有时间用撬棍，简单的蛮力就用上了。劫匪们立刻反应过来，知道这对他们和尸体会有什么影响。阿德里安甚至还跳开了，因为如果他不跳开，铁锹可能会砸到身体，损坏身体，谁也不想这样。教授不是为损坏的货物付钱，而是为新鲜的货物付钱。尸体需要是好的，完整的，适合研究或者他做的任何事情。

	工人的背撞到了泥泞的墙。四面八方洒满了湿土和泥浆，这才让小子清醒过来，冷静下来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胸口的心脏像工厂的机器一样轰轰作响。他立刻开始从坑里爬出来，连尸体都懒得看。

	- 我需要喝一杯。-阿德里安愤怒地说道，瞪着棺材和被砸坏的木板。

	- 你说的对--司机确认了一下，擦了擦湿漉漉的额头。- 小子，给我一瓶--他更大声地向镜哥说到。现在雨一波一波的下着。实力不增不减，最多就是不方便。

	当他们到了棺材时，都让自己休息一下。酒精在这种情况下帮了大忙--抑制了恐惧和焦虑，麻醉了身体和灵魂，让他们冷漠寡情。挖掘并运输尸体两个人也可以做，不过这样做比较困难。他们不能指望他们中最年轻的人来帮忙，因为如果他碰到尸体，很可能会晕倒。

	过了一小会儿--他们不打算冒更大的风险--他们又开始工作。他们从棺材上剥下剩下的木板，看着一个鬓发斑白的成熟男人的尸体，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神。

	这个尸体一定值得大笔钱。

	- 一个沉重的混蛋，他看起来并不像!- 阿德里安呻吟着，把尸体放在一大块帆布上，毫无疑问是从港口偷来的。史蒂夫以一个经验丰富殡葬师的技术将尸体包裹起来，并将玫瑰念珠放在死者的头上，然后他直起身子，双手按在背后。天色已晚，下雨不断，但至少暴风已经过去了。遥远的雷声使他们充满乐观。

	这是那个鬼夜晚唯一积极的事情。

	- 我们要回去吗？- 镜哥悄悄地问道。

	- 我们回去吧，但是如果你对任何人说什么，你自己就会在那个坟墓里结束了--工人咆哮着，快速地、漫不经心地填着坟墓。当土堆的形状差不多时，他喘着气，伸手去抓尸体。他用很高超的技术把胖的，穿得很优雅的男人的尸体扔在肩膀上。这让人起了鸡皮疙瘩。

	孕妇的尸体倒在了另外两人的身上。司机吐了在手上，将包裹着帆布的尸体抬起来，等着小子也这样做。镜哥哼了一声，站在滂沱的春雨中，花了片刻就抓住了死人。他带着苦涩的表情，一步一瘸向墙壁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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